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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上学的小孩

这里的诊室不太像传统意义上医院的诊室，而是黄

色、绿色不同家具填充的小空间。大厅和一般的医疗机

构和心理咨询门诊也不同，进门左手边是一个名叫秘镜

岛的艺术装置，上面写着“症状是来自天使的守护”。

这一装置试图在转变家长的误区，告诉他们，如果

孩子腹痛腹泻、自伤自残、沉迷手机，可能不是在和你

作对，而是情绪出了问题。三楼走廊一块画布上写着一

行字：“成长，是允许自己脆弱，只有你能创造自己，

只有你能决定今后的人生。”在这里，文字和治疗师一样，

随时能伸手拉孩子一把。

据了解，近几年国内有一些城市，由专业心理医生

或者专业精神科医生创建的青少年心理干预机构正在增

加。传统公办医院的精神科或者心理门诊，受限于收费

方面的规定，再加上医生工作过于繁忙，很难为患者提

供个体化的治疗。当这些医生加入非公医疗机构或者创

建心理咨询机构后，个体化的心理干预得以实现。

休学机构优劣难以判断
 

相较于观心童创，“渡过”这家机构像一个共情力

很强的陪伴者。它的创始人是一位抑郁症患者——财新

传媒副总编辑张进。2012 年，张进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后改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在体会痛苦并意识到相关科普

内容的匮乏后，张进试图帮助更多青少年，也带动更多

人走进青少年心理行业。

2015 年，张进创办了“渡过”公众号，2017 年，“渡

过”第一个读者群应运而生。作为“渡过”第一批陪伴者，

邹峰在微信群里热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他不仅扮演陪

伴者的角色，也综合自己的陪伴经历给孩子们开讲座，

组织他们进行乐队表演。

在一对一聊天的时候，邹峰也会借助非语言的工具

帮孩子更容易地表达，比如情绪卡牌。有一次，他陪伴

的孩子因为病情无法上学陷入自责焦虑，但谈话时他拒

绝提及，邹峰拿了一些图画卡牌给他，请他随意选一张，

两人互相描述看到的内容，“我尝试用一种间接的方式

帮助他表达出了当下的感受，聊完后，他开始哭泣”。

杭州绿汀小屋主打“陪伴模式”的环境疗愈，创始人

盛梦露曾在“渡过”做过兼职，自己也是抑郁症患者。在

社交平台上，曾有人质疑绿汀小屋的模式“不靠谱”。盛

梦露展示了几组数据：据她观察，在绿汀小屋接受过干预

的青少年中，超过七成在情绪和社交上有明显的改善，他

们有的回归校园，有的出国升学，还有的正在旅行、创业等，

“至少有 40% 的人离开后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发展”。

尽管需求量很大，但对“休学中心”的质疑声从未

间断过。社会和家长的认可度是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王海芳曾接到过家长的投诉：“我的孩子到这里

治疗，仅仅只是烘焙做饭、玩卡牌甚至一个人待着吗？”

王海芳很理解家长焦急的心情，这种时候，日间中心

会邀请家长和孩子的责任医生、责任治疗师进行面对

面的沟通，帮助家长进一步理清孩子的情况，并对治

疗方案、治疗预期进行沟通。通常来讲，心理治疗的

疗效，依赖于医生的经验和判断，比较难以量化。在

日间中心，心理测评量表是较为客观的一个标准。“但

有些孩子不想离开机构，他会故意把测评结果做得很

差。”王海芳说，日间中心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就

是对疗效的肯定。

“渡过”对外合作负责人张霆对此也有同感。他介绍，

“观心童创”内的小花园。




